
序言      
地面的落叶“簌簌”地响，在风中翻滚，沿风的方向挪动着自己枯黄而单薄的身体。枝头，新生的绿叶在春日里闪耀着晶莹的绿光，每一片叶子就如上过油一般。

春日里，赢得注目的有绿叶，可有谁注意到萧索落下的枯叶？

风依旧在吹，叶儿依旧随着风跑，可它们该去哪儿呢？

叶儿们迷失在碧绿的春天。

2013，我们开始了新的旅程，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们都迷失在这和煦的风中。风中有太多的困惑，太多的忧愁，太多的迷茫。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我们迷失了。有人迷失在记忆中，有人迷失在文字中，有人迷失在感触中。风轻轻地吹，从心底吹起了一层层涟漪，荡漾开来，轻轻拍打着岸边，有着异样的感觉。

叶儿们努力向前翻滚着，尽管它们不知道前方是否有路，但它们知道，自己总会融入大地，获得安宁与祥和。

我们也要努力向上爬，尽管不知道自己的天空有多亮，但我们终会走出迷茫，不再迷失在这春，我们终会得到成功！

源作  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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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落介绍

文苑

刊录每月主题文章。
锦年

年少情长。

尤记得他的白棉布衫，她微笑时温柔的脸庞，你们幼年的两小无猜，还有陌生人亲切的一句“你好”。

那段锦年情事，你不曾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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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

浮生一念
——蔡成
叮咚/水中花细碎呢喃
孤独的雨中/

谁忘了/岁月曾青葱。

这文字从昨夜的星空而来，落入了我的眼帘。蹩脚的韵律像小丑演奏的音符，在天上跳跃。这短短的诗行，犹如被风吹破的残冬的冰花，散了一地，却总有些时光与空灵的味道，甚至还带着些沧桑的萧索，和苦涩。

某些事我已不愿提起。然而某天，它们还是闯进了我的脑海里，撩拨着向人倾诉的欲望，似乎就这样组成了我日渐淡忘的孤单，想黎明的天空，好久不曾落下的雪，也只是从容地路过。一如梦里红颜娇容。于是某些人在等，某些人不再等，某些人依旧做他的梦，再不看这种被种了魔性的红尘。没人驾着鹤在天上飞了，以前摔不死的，都成了仙，哪里会理会这凡尘的爱憎怨慕。还不都是看成了天上飘摇的云烟，会寂寞么？

灵魂放弃舞蹈/灯火下/某人分裂了人生/一半盛放悲喜/一般埋葬记忆。

静坐之时，眼眸见着了光明。一如浮生里来去的人影，时远时近。再怎么看天空，也会忘了它曾经的颜色，它曾经的快乐，与它曾经的朦胧。在这个俗世里，我们竟然活了下来，但劫波未尽，又何谈相逢。人在江湖行走，多半还是有了些城府，再不会像之前某公德所谓大喜大悲了。内力是练出来镇脸色的，然而我终于还是没有学会。

人生不就是那来去的人影么？日月的交响曲，我终于还是没有听明白。所谓高山流水的韵律，也不会再必这个悠长了吧。直射到你的心里去，再从你的叹息中溢出来，系着了你的魂魄。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你不理会还好，一理会就像俗世般缠上了心头，浇上了眉头。从你老来成精，练就不死之身，孤单还是免不了的啦。

生死之间/明暗是我/掌心无尽的铭文上/是命运的失落/是寂寞的传说。

须臾间青丝白发，旋落的墨梅是一朵淬毒的忧伤，被冰雪凝成历史，也许这是时光。

偶有一个两个零落的念头，在回眸间归于尘埃，而更有成为永恒的存在。这好像叫，人生。

天风浩荡，叶落，飘飞。在冬日的冷光下成为定格的美。只有我打破了这无可言说的悲伤。无妨，我也成了这悲伤画面的一部分，承接了泪水的重量，像在被天使遗弃的天堂。

最后的句子突然空降到了我的耳边：

你说/星光是舟/可以行到/地久天长

你说/人生是巷/如花开落/总是无常

那么你呢/我看着你/好像有微笑/在等待绽放。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晓馨
直到现在我还不敢相信，我这样一个明智的人竟也在感情中迷失了自我。天地一片漩涡，只见我跳进了那个漩涡之中，便迷失了自己。我便是这样迷失了自我，迷失的那么干脆，那么彻底，那么淋漓尽致。那迷失在感情漩涡中的人是我吗？不，我不相信。
天空一片阴霾，我独自徘徊在悠长的走廊，显得无助，孤单。这时候，我多么渴望有一个人能够来安慰我，告诉我这世界并不是只有灰色，至少还有蓝色、绿色。至少他不是单调的。但我盼了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来这样做，没有。我不想这样，这令我感到孤苦。不争气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个没完。我原来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不堪一击。以至于我并未想到好的方法来应对着一情景的发生。只让眼泪自顾自流下去吧。

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到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是你，是你。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在我最弱小的时候，在我最不堪一击的时候，竟然是你，是你，出现在我的面前。

谢谢你当时对我的安慰，要不是碍于男女有别，我当时真想从上去抱住你，在你肩上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不惜用自己的鼻涕和眼泪弄脏你的干净且带有洗衣粉的淡淡清香的白衬衫。我想，你不会介意的，对吗？但，我并没这样做，只因为碍于男女有别！只因为这样。

谢谢你当时对我的安慰，这让我的心情从阴转到多云，你作为一阵风，一阵轻柔的风，吹散了长期萦绕在我心头的阴霾。

谢谢你当时对我的安慰，这让我决定制止我的大哭行为，我强忍住眼泪，对你微笑，但我知道当我强颜欢笑的时候丑得不得了。

但，为什么你现在不理我，为什么？我们形同陌路，直到现在碰上面连一个Hi也没有，仿佛对方是空气，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世界的人。你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吗？

你可知道，十五岁的少女，面对这一个少男的安慰，心中又会泛起怎样的涟漪吗？你可曾知道？你可曾知道！

我们现在还认识吗？我想，这个问题只有你才清楚。每当看到你把我当做空气，一声不吭的从我身旁经过，我又会多么心痛吗？那种心如刀绞的感觉，你不会知道，只有我才知道呀！

我想说，我已经迷失了自己，迷失在对你的仰慕之中，但你记住只是仰慕，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是呀！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宁愿当初你不要朝我走来，不要安慰我，就让我独自将心死在那天空的阴霾之下吧！但还是要感谢你。你开导了我，也教会了我，让我不致于迷失自己。

我不相信“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所以我想对你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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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就这样吧
                                ——邓雨茜 C119班
在有了想要创造宏图未来的思想后，便自命现实与梦想有违。疲于去批判世界，发泄不满，想着改造世界的大忘到已不堪。常说这世间的一切皆不如人意——但这世界不是个人的，不凭个人去改变。真正细想：这世界，嗯，就这样吧。
过往人，勿念兮

午后的日光温度闲适，却使人生出几分倦意。

漫无目的的在大街上荡着，手中捧着的奶茶被空气温的有些微热。背着小背包，耳旁此起彼伏地响起各个小贩声嘶力竭的叫卖声；在人群中穿行，看此男彼女的面孔呈现眼前，又转瞬即逝。

在《永远站》上看到过：“人的一生，会遇到二百三十六万三千五百六十三人……”虽然这只是Hans为了画绘本而随意捏造的一个数据，但也不禁令人感叹，与自己生命有交际的人竟有这么多，这么多……

这毕竟也只是一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或是置之不理，抑或是冷漠地看一眼——此后不相干。这么多人，真正熟悉的有多少？会礼貌地打招呼的又有多少？

站在人来人往的路央，忽觉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在面具世界里为自己的心再掩上一扇窗，小心地不被人窥探。在车马流动里，人心愈行愈远……作为处事者，不由得叹息：这个世界，愈变冷漠！

那些花儿
在马路边为什么要栽那么多花儿？

是为了绿化环境吧。我们的视觉是变美了，可那些花儿呢？

蒙受着大量的尘土，吸收着浑浊的尾气，为我们做无声的歌唱。只是，渐渐地，他们变丑了，变萎靡了，精神不振了。便少有人关注它们了。

很多人是知道的，植物的生长需要好的水土，安静的环境，才能长得更好。乡野间，郊外……那些花儿，是仰着头，微笑向阳的。

替那些处在它们不应呆的地方的生灵惋惜，为此而失去生命光彩去滋润人们的心灵，代替人们去承受污浊的空气，只能哀叹：这个世界，太不平！
不说话，只作伴

在一堆招牌花俏，闪着各色霓虹灯的华丽店面中间，一间木色主调的粉饰小店倒是吸人眼球。

一家温馨十足的小店，玻璃橱窗内放着几只形态各异的泰迪玩偶，整个店内的摆设、卖品，也皆充满了优雅可爱的气质。

站在店门口，驻足，痴望着可爱又软塌塌的毛绒玩偶。这样的玩偶，自己也是有的，如今细想起来，有许久不曾碰它们了。年少时候倒也喜欢面对它们，絮絮叨叨地说自己的见闻，聊聊自己的心声。晚上，抱着它们颇有安全感地入眠……

这些都是儿时温暖的回忆，那些玩偶们始终挂着无邪的笑容一度温暖我心。如今回首起那是年少浅薄的事儿，那些一直伴随我一路成长的玩偶们则是温馨的回忆。现在觉得生活无趣了，想着以前的事，恍然觉得其实快乐也很简单。自娱自乐，便是一种很乐观的生活态度。时刻保持像玩偶们的笑容，让自己活的得快乐，活得轻松。

这些陪伴我长大，默默注视着我的玩偶们，是我心路历程中一段不可割舍的部分，尽管他们只是些“不说话，只作伴”的朋友。

其实吧，这世界，也很温馨……

然而在这喧扰的人世间，有些还回去细细谛听，去领悟生命的律动呢？

随着年少时光的渐远，明白了学习不是一味的孤掷时光与情感，了解生活也不是一时的兴趣与情调。要去领悟这世界，必定会对其有一定想法， 但要知道，造物静谛者的安排，一切尽有深意，要学会去微笑，并且感激……

那又怎样呢？己凭一己之力改变不了世界。那就让它这样吧！

不知何时
——噬                  

不知是从何时开始，我们从漠不关心到了无话不谈，也记不清聊天记录增了删，删了增，反复累积了多少句话，只记得头顶有同一片天，天底下有我们共同的语言。
都说江湖中的义兄妹有两种可能，一是失散多年的兄妹，而是用来掩饰不为人知的恋情。可我们哪种也不是，用数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朋友，亲人），两边都是开区间，比普通朋友要亲近许多，却没有血缘关系。
曾经的我，单纯而无知，不懂什么是友情，什么是爱情。后来的我，心底爱情的萌芽悄悄生长，我有些许知道它是什么了。有那么一瞬间，我把它与你联想了起来。我也曾在夜深人静时琢磨过，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可黑夜不给我光让我找到线索，我只得在夜风中低叹，尔后睡着。
再后来的我，在短短时间内懂事了许多，长大了许多。我发现你教会了我许多，教会了我分辨友情和爱情，教会了我凡事要淡定……从那时起，我开始叫你哥哥，我开始从心底认定你是哥哥般的存在。
到了现在，我们间的关系朝着永恒的方向发展，就连我的亲人都感叹，我们怎么这么投缘。时光一天一天过去，我一点一点从少女的迷茫中走出。我知道少年时期的爱情是虚无的、短暂的。而少年时期的友谊却是真实的、永恒的。
那几天的迷茫时期，早在几个眨眼间过去。有不知情的同学们，时常拿你打趣我或拿我打趣你，但旁观者迷，且让他去吧，解释只是掩饰罢了。
这一份友谊很单纯，像孩童一般，需好好保护，但它也会生长。有谁规定，义兄妹只能走两条发展路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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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年
江湖·鼎剑阁

                                    ——晓馨
从未想到自己向往以久的江湖会在自己面前展开，从未想到豪情四伏的江湖下也藏着儿女柔情，从未想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状况竟会愈演愈烈，从未想到……
沧月，你用你的神之笔，告诉了我，告诉了我这江湖，这柔情，这无奈。沧月，笔是你的躯体，而这鼎剑阁就是你用躯体创造出来的呕心沥血的作品。我看到了鼎剑阁的魂，那么透明，让人捉摸不透。

千百年来，鼎剑阁是江湖人人都向往的圣地，而隐藏在圣地下却是愤怒、嫉妒、杀戮、血腥……在这丑陋之下还有一丝柔情，一丝儿女情长，一丝让人缠绵的情愫，舍之不得……

鼎剑阁，你可知道，为了你的辉煌，有多少壮士在浴血奋战，有多少豪杰在刻苦修炼，又有多少悲欢离合。你可曾知道，你可曾知道？唉，罢了，死物而已，怎能知晓其中情意。

少男少女，情投意合，彼此许下诺言，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保住师门的尊严，不惜拔剑相向。那铿锵的金属碰击声，一声比一声更震撼心灵，一声比一声更让人深感沉重，一声比一声更催人泪下。又何如，最终只是两败俱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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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为了爱你愿意去死，为了爱你愿意放弃一切。可是，可是这江湖岂能轻易让你放弃？不能，不能！字字如刀，刺痛了心又何如？依旧是不能。

江湖，你怎会如此，你并未让豪杰快意，你并未让红颜一笑，你并未让百姓安居，你怎会如此。

你让的只是让勾心斗角，机关算尽，阴险狠毒的人更变本加厉。怎么会这样，这还是我曾经我曾经无限向往的江湖吗？这还是我曾经憧憬的江湖吗？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江湖。

罢了，人在江湖，又有何人能笑傲江湖，罢了，罢了，江湖我将远离你，鼎剑阁，我将忘记你，让杀戮，血腥，毒辣都流走吧！只留下，一丝柔情，一丝情柔。

记忆梧桐春

          ——谭杰
我爱春天，也爱梧桐树。

在我家的前院里曾种着一棵梧桐树，这是我还未出生时，爷爷亲手种下的。十几个光阴走过，树不断成长着，我也从稚嫩走向成熟，我见证了这棵树的繁茂与衰败，这棵树也见证了我的成长。而现在，我仍然珍惜着我与这棵梧桐树的回忆。

记得在5年前，梧桐树又一次经受了严寒的考验，树干仍直直挺立着，高高地伸向苍穹，我知道这是它要与天争高呢，这何不是向上的活力。等看到树上光秃的枝丫上长了几抹淡淡的绿色，我再次感受到了喜悦，春天又来了，我似乎嗅到了生命的气息，以往的几年中，梧桐树的每一次成长，每一次新生，都同样给予着我一种力量，那便是向上的活力，我也发现了梧桐树对我的重要性。

梧桐是属于落叶乔木的，秋天必然会落叶，当片片落叶纷纷飘落于地表之时，我不免叹了一口气，但我心里清楚，落叶将成为梧桐树明年的养分，继续为这生命天上新绿。可这年的冬天太过漫长了，雪也越下越大，最终酿成了一场雪灾。梧桐树没能够度过这个冬季，被冻死了吧！我不愿面对这个现实，我很伤心，就这样，我连续整个冬季没再出过门。

到了隔年春天，我本以为梧桐树应该还有一线生机，可我打开门之后，梧桐树不见了，父亲告诉我，树在冬天时已被人托走了。我的脑内一片空白，但我提出了一个请求，让我在前院再种几棵其它种类的树。我不知道当初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我也已不想知道。如今，我家的前院仍是充满了生机，在三月，桃花已盛开，迸发出诱人的芬芳，而那株株小草也嫩得惹人喜爱，五颜六色的野花点缀着前院，像星星眨眼似的，扑闪扑烁。可我总会在春日里不经意想起那棵参天的梧桐树，要是现在，树是应该长高了些许吧，也是满树葱茏，也许那才是真正的春天气息吧！

请告别梧桐树吧，生命是所有生物都能够诠释的，望着前院时，我感受到了一丝莫名的暖意。尽管这样，我仍是爱着拥有生命的春天，更爱我记忆里梧桐树的春天……

生于天空，就不该忘记飞翔
             ——李逸凡
是有很久没有到过这里了。这里像那些无眠的夜晚一样，长满了杂草。

一个人失去音讯通常只有两种原因，要么是过得太好，要么是过的太不好。细数去日，我自然是前者。命运依旧是待我以优厚和恩宠，继续给予我健康，亲人，爱人，平安，阳光空气食物……这些往往被忽略的，却对生命质量至关重要的财富。即使我仍然难改旧习，对于一些回想起来不值一提的小事常常暴躁，粗口，耿耿于怀，以至于情绪跌宕。
这些年我也算尽心尽力地生活：虽然多数时候不过是迷津雾渡。但在不辩东西仍之时，也没停过划桨，至于会到哪儿，仰仗上天安排。手里只有这只桨，是我生活与价值的原则，未曾抛弃过。去日若有什么值得骄傲，大概只有这一点可提。
这些日子失眠得太厉害，每天都及其困乏，夜里八九点便困得呵欠不断，涕泪齐下，可是但凡一关灯入静，便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冥冥之中，除去一些飘忽如夜雾般的意识流，常有一个句子徘徊不已：那个世界我说不要就不要了。
万事果然是因人而异的。我也以为我可以做得到如此，但事实上，飞鸟无法忘记天空，游鱼无法忘记汪洋。如今，我终于完整地沉浸在了生活的真相之中，每一个忙碌匆促的白天，每一个疲倦而多梦的夜晚，象一颗颗钉子，将生活的骨架不断固定。我时不时会害怕，害怕此生变得越来越象一条笔直的巷子，一眼就望到尽头。

有些日子是真的有点远了。写作变得象一个旧日的恋人，时不时会怀念她，时不时会在内心追问自己当初为什么离开她。毕竟她陪你度过那么多夜晚，她造就过你的一段生活，她影响你到今天。

她犹如一艘沉没的船，从你的生活表面消失，沉入了心底。

生活常常令我暴躁，那些堵得水泄不通的路口，喇叭，灰尘，口痰，垃圾，冷漠而空洞的人……疲倦而茫然的脸。唯独写作的世界是令我平静的。像在大雾的清晨于林间散步，空气清洌如泉，你心有山海，身轻如燕。

我想待在一座温柔的城市。它只在夜里下雨。没有那么多赤裸裸的晴朗，仿佛就是不想叫你参透人生，然后在你最绝望的时候，来一个清透的晴天，叫人高兴的手舞足蹈。默默说这样的世界温柔至无需闯荡，让人想起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如果一个人的心与身，能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那该是件多么好的事情。
生于天空，就不该忘记飞翔。
短篇小说
我的天下

                               ——廖琼玉   C119班
那是一种被掏空的撕心裂肺，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伤悲。眼睁睁地看着曾说着永不分离，永远对自己关怀备至的人在生死线上挣扎，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医院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无情地吞噬着鲜活的生命。冰凉的走廊上有两个穿着单薄，表情痛苦的少年——一个跪在地上无声地哭泣，另一个像一座强固的城堡守护在跪着哭泣的男孩旁边。
突然传来的父母的死讯，宛如一个炸雷将他们的世界掀翻，随即，化为灰烬。跪着哭的少年，终于受不了突如其来的令人窒息的死讯，他的天下轰然而倒，他自己的身体也随之倒下。恍然间，他听到用尽力气的担忧：“空……别吓我，快醒醒！”是那个压抑自己的悲伤，宁愿独自一个人承受所有困难的宛如巨人一样的男孩，狂着他们的伤悲，为他遮风挡雨的兄长在呼唤他，突然间，他明白了，他还有哥哥啊！
干净洁白的病床上，躺着一个宛如精灵的男孩，他的眼微微红肿，像是刚刚哭过。忽然，他动了动麻木的身躯，刚睁眼便瞥到一张充满疲惫的脸。瞌睡时，眉峰轻轻皱起。“哥……，”那个精灵般的男孩心疼道，轻轻抚平了他的眉宇。熟睡的眼突然如受惊般睁开，“空，你怎么醒了？快躺好，医生说了你现在很虚弱。”这个精灵般的孩子便又乖乖回到了病床上。
“哥，你也休息吧，”名为空的男子挪了一下身子，空出了位置，“你一定很累呢。”“好。”他轻轻地爬上去，睡下去。“哥哥，我想起小时候，我总哭着闹着要和你一起睡。然后啊，爸妈他们就很无奈哦。呵呵，可是，现在……”空说到一半，停住了话语，脸色忽然悲伤起来。“哥”转过头看着空，瞳仁中写满了坚定。“空，知道吗？你现在还有我，”说着，他的手指向天空，“还有他们呐，还记得吗？他们总说我们是他们的天使，如今，他们是我们的专属天使了啊。”空朝他的指尖望去，天空群星闪烁，流宇划过天际。“恩，哥，为了他们，我们也要开心，要开心啊！”说完，空忍不住鼻子一酸，险些掉出泪来。空不想再让“哥”担心，可是，想到多年来依偎的亲人，泪水还是不争气地掉了下来，滑过脸庞，沾湿了雪白的枕头。
“哥”轻轻替空擦掉泪水，目光坚定地说：“从这一秒起，空，你就是我整个天下。”空的世界响起了闷雷：“哥说，我就是他整个天下。可他，又何尝不是我的天下呢？
失去双亲的孩子，想要活着，就要坚强。于是，空一夜成熟了许多，不再是那个脆弱的雏鹰。然而他的兄长，那个总叫他“笨蛋”的兄长，那个会因他的名字“寂”而不叫他哥哥，就会装作要揍人的兄长。此时，他正在电视屏幕上，向世界宣布退出NT公司，退出他亲生母亲千辛万苦为他建起的集团。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名利与地位，此时他却放弃的那么坚决，那么彻底。
空知道，寂是为了他，为了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
从小到大，准确的说是到了十六岁，空一致认为他们是亲兄弟。原来，寂的妈妈是那个光艳的妇人，而不是在一起生活了十六年的妈妈。那天的记忆在脑海里异常清晰，那年空十六岁，寂十七岁，一个光鲜艳丽的妇人强行带走了寂，带走了空的整个天下……他不顾别人惊异的目光，发疯般地哭喊着跑着去追那辆绝尘而去的带走了他生命的车。就是在那天，他求着父母带他去找兄长，去找他的整个天下。结果，他们只是叹了叹气，摇了摇头：“寂十八岁生日那天，他会将整个公司给他。”空不解他们眼中的忧伤，撞门而出，“我一定要寻到他，他说过不会离开我的！”可是，当寂成人那天，他们走了——在寻寂的路上走了。
早知道，空就不应该为了报上头条“NT公司新接班人”上有兄长颀长的身影，便不顾一切的去找他。只是世上没有“早知道”，不然，这世上便不会有那么多忧伤了。那个妇人似乎料得到我们在寻他，于是命人拦着我们，结果，父亲因心急而与之相撞，出了车祸……也是自那天，在寂得知空一直在找他的消息，他就下定决定，要放弃生母所给与他的一切，要去寻他整个天下。他撕破了生母的牢笼，他决定，为了空，他不能再懦弱，因为，他要守护他的天下啊！
那个光艳的妇人，在那一刻将所有的伪装全部卸下，眼底翻滚出阵阵悲伤：“难道，我还没有你那个所谓的‘弟弟’重要？我可是你亲生妈妈啊！”现在的她，语气中只有哀求，像个失去了最坚强的防备，只有浓浓无助的孩童。他看着她，一字一顿地说：“当我知道你一直阻止空找我时，我就懂了，你，没任何资格跟他比！”他眼中的光芒瞬间黯淡，眼中闪起点点萤光：“没资格吗？别忘了的人，是我！”他冷酷的脸上泛着悲伤，无情道：“你何时担当过这个名义下的责任？既然没有，就别将这个名义挂得如此理所应当！”他的话，向千万只利箭，直击她的心脏。语毕，他毫无留恋的地转身离去。她愣在原地，原来，一个人离开时的背影，可以像一把刀，把人的心割得鲜血淋漓。
得知空在医院后，寂飞奔而去，找空，他怕空出了事。当寂看到那个宛若精灵的孩子如此无助地哭泣，他的心都碎了。空绝望的哭泣声萦绕在他耳畔。那是，他发誓，绝不会再让空哭泣了，他知道，空只剩他了。所以，他会放弃一切，让空变得坚强。
宣布了一切后，寂急忙赶回去。他想，空一个人，会害怕的，现在空需要他。寂轻轻推开门，一个身影涌入他怀：“寂，你回来了。”寂温柔地拨开空额前的碎发。那是第一次，寂没有因空叫他的名字而训空。彼此懂的人，不必多言。
“哥，谢谢你，为我这样。”空垂下了脑袋，满是歉意。“笨蛋，你我之间，不该有‘谢谢’这个词，懂吗？”寂有些好笑。空抬起头，对上他的眸：哥哥，你为我付出的太多了，太多了、若可以，我愿意用生命换你以幸福。空拂过寂的发丝，在心里发誓。
入夜，黑幕上没有一丝星辰，显得那么悲伤。“空，你知道吗？我多想遵守诺言，和你永不分离。但是，我不能，知道为何那天，我愿跟她走吗？因为她说，她有办法治好我的肺癌。于是，我和她走了。我强忍着不看你追逐的身影。我想，要是我的病好了，我一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人。但是，那个医生说，需要适合的肺来移植。可找到的人只有中，只有你是。但是，我不能让你冒险。可是，要是不及时移植的话，我的寿命不过三年。所以，我会用这三年的时间来使你幸福！”寂出神地望着天，丝毫没有注意到站在身后的男子。
空凝视着被月光围绕的男孩，那么神圣，那么纯洁。好像下一秒就会消失一般。“自从看到你房间的肺癌报告，我就想好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也会用我的一切，换你的生命。”
两年后。
今天，本报道是阳光明媚的天气，可现在却有点点白雪落下，像一个个精灵，坠落凡间。想到这个词，寂眼角似乎有了丝丝冰凉，手一擦，竟是泪……你的生日又下雪了呢。每次你生日都会下雪。就算昨天是烈日炎炎，第二天还是会是雪天。曾经我以为你是爱哭鬼，是因为不喜欢下雪天过生日，才会每次生日都哭。每次，我好笑地问你“干嘛哭呢？”结果你说，一到生日这天，就会想起妈妈育我时的辛苦。
笨蛋，难道不知道，我们都因为有你，而感到幸福啊，你这个让人幸福的精灵。记忆的阀门打开，不断涌出我们的场景：

小时，被人欺负之后，只会哭着找我帮忙；

小时，一直跟在我身后，却从来不会问我会去哪里，任我指使；

小时，总缠着要我讲故事，然后总睡在我腿上，总是着凉；

小时，因一天没找到我，不肯回家；

小时，看到我不高兴，会想尽办法逗我笑……

小时的岁月不过匆匆几年，却布满我一生都无法忘却的阳光。

你从来都不惹我生气，会把你所有的好的东西与我分享，会告诉我：“妈妈说过，哥哥你是天使，如果不珍惜你的话，你就会跑掉。”

你真的是个笨蛋，我怎么会舍得离开你。而你，又怎么可以瞒着我，去为我捐肺？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手术的风险有多大吗？我，竟毁了我，整个天下。

如今，我竟不知你身在何处，是否安在？

一封灰色信件安静地躺在信箱中，等待着有人去阅读它的忧伤。寂无神地抽出，他的眼中有了一丝光彩——这是空的笔迹！拆开，他写：

“寂，我喜欢这样叫你，你知不知道？你在我心目中，已超出了普通的兄长的存在。那些无在乎过去与未来，只在乎，眼前片刻，无法重拾的时光。你也是我整个天下，所以，我不许你离开。这个世界可以没有我，但绝对不许没有你。

以前，你每次安慰我时，总告诉我要变坚强，但每一次，我都哭着摇头，我不要改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一直都在啊。我怕，我变了你也会变得不管我了。那时候，我真希望一辈子都不要变坚强。但是，为了你，我只能变了。结果违背了诺言，寂离开了我，或是，我离开了寂。我心中的寂一直都是就冷静坚强的啊。但现在，怎么这么颓唐呢？”

我哭了，肆无忌惮。这一生，我只哭了两次，另一次便是出生。我想去我们的专属花园，那个名为“空寂”的花海。如今，真的空寂了。我想，将此信埋了，用我的整个青春为你陪葬。你伴随我呼吸。若可以，我愿用我的全部，甚至生命，换你安好。

这个偌大的花海已沉睡在冬天的棉沃之下，显得如此凄凉。寂用尽力气用手一点一点将雪中的土挖开。手指磨破，鲜红的滚烫的血像一朵朵红莲绽放在雪上。信纸上，以及白色衬衣上。寂想，这样的痛算不上空为他付出的万分之一。空，如果可以，我愿化成空气，永远停留在照耀你的阳光，将尘埃也化成美好的音符。

夕阳西下，淡红的光景映出寻匿已久的身影。空出院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来寻他的兄长。几小时前，他不知找了多少个地方。他每走一步，呼吸都如此困难。手术后，他一直昏迷，直到有次醒来，得知兄长的现况，便写信给他，想告诉他，自己很好，但是空又不能，因为，他的恢复手术失败了，离开了氧袋，活不过多长时间。但是，他不想再看到兄长变成这样落败，所以他来寻寂来了，拼死而来了。

寂瘦弱的身影跪在雪中，周围一片血色玫瑰，显得绝望而孤独。“哥……”细微的声音从病弱的躯体传出。寂惊喜过望地转过头来。“空……真的是你吗？”寂飞快地跑过去，拥住空：“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寂，我好怕，再也见不到你了。”笨蛋，怎么会呢？我说的，我不会离开你的。”寂看着空说：“别再说傻话了，我们明明还那么年轻，为什么眼里全是苍老呢？”

空在心里想：因为死亡就在转眼之间啊。

“哥，答应我，好好生活下去，好不好？”空眼中全是祈求，猛地一口鲜血喷在寂的衬衣上：“这是我最后的请求了，拜托了。”雪白了地，血红了雪。

“对不起，我不答应，笨蛋，我的肺癌已到了晚期，无法医治了。你为我，竟失去了生命，这辈子，我欠你太多了。下辈子，我们依然是兄弟，因为，我要偿还你啊……”白雪皑皑，绽放血莲般的美……

我没有违背诺言，我们不分开了。有地狱，我们一起猖獗。

后记：

我们的青春中总有那么一个人，他如同所有童话里的那个人出现在你懵懂的青春里。

也许他们未发一言，但却像闪烁的星辰照亮你寡言的青春。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残缺的，却在时光缱绻中，找到了生命中的温暖，也体会了那么一些人，让自己从此不再残缺。

当我们老去，死去的那一天，会明白，其实，亲情，才是最真实的。

而他们的言语，关心，能穿越时间与空间，陪伴我们最脆弱的成长。
源作招新啦！！！
不论你文笔多好，不论你阅读多少，只要你有信心，有兴趣，我们欢迎你的到来！
文笔不好？没关系！我们共同进步；

课外阅读不够？没关系，我们共同分享；

这是一个完美的舞台让你秀出笔尖风采，加入我们，登上属于自己的舞台！

请来稿同学在稿件后注明“招新”，并写清楚班级姓名，我们的招新将在4月18号截止。
征稿

不限体裁，不限字数，不限时间，来稿需注明班级姓名；
我们会定期组织社外积极投稿同学与我们一同开展文学活动，并在期末给予一定奖励。


以上来稿均请投入大厅黑板旁投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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